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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靠岸，顺着古渡口拾级而上，便到了临
淮关古街：东大街和东后街，古朴典雅有些荒凉
的气息扑面而来。

相对平行的两街之间，是过去的城墙。东
大街过去是商贸街，人称皖东小南京。街道两
旁，曾经店铺林立，各色杂货日用品，琳琅满
目。除了本地居民外，顾客多是船民停靠码头
上岸购物，如今人去屋空，有的屋子已经坍塌，
有的被列为保护性建筑、古民居。东大街与淮
河之间，每五六户间可以看到狭窄的巷道从街
道引出，穿过屋宇，向下通向淮河河床边。这种
巷道具有排水、洗衣、防污三大功能。

据介绍，临淮关是千里淮河上难得一见的
宝地，依仗淮河便捷的水运，长达600多米的东
大街是当年的通衢大道。先不论明清时期，坐
拥古盐道的天险关隘，就是到了民国时期，这里
依然南北杂货，百业俱全，商业繁华，店铺林立，
不愧是曾经的州、府、县等驻地，文运贯通，商脉
发达。临淮关是盐商和其他商贾登临淮岸的必
经关隘，纳税开关，开关走人，坐贾行商，车水马

龙，上个世纪80年代，这里依然热闹非凡，繁华
程度超过县城。

这里曾经诞生了滁州地区第一家工业企
业。这里有最早设立的中华银行、交通银行，在
当年的安徽省实属翘楚，最早的津浦铁路开通
后在这里停靠载客。这里也曾是凤阳县临淮火
车站所在地。

岁月如烟，世道更替，兵燹之灾，古镇也经
历着无可幸免的沉浮变化。好在古街古民居古
码头古石堤还在。置身其间，犹如束之高阁被
遗忘的一幅巨大的古建筑画，一街一巷、一砖一
瓦、一石一堤间，都如宣纸上淡淡洇出的墨迹，
渲染着明清的怀旧及静雅，弥足珍贵。

临淮关淮河石堤作为一段鲜活的历史记忆、
古代水利工程的典范，依然为我们研究明代水利
工程技术、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提供了宝贵
的实物资料，同时，淮河石堤及古街也是一处不
可多得的文化旅游资源。它以其独特的历史韵
味和自然景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
游览。

全椒城，小巧而坚固。三面环水，周长不
足四里，民间流传着“老爷打板子，四门都听
见”的趣谈，是典型的“街包城”格局——街市
环绕城外，城郭静卧于街市之中。

全椒自西汉设县，长久以来并无城垣。直
至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余姚人顾逵任
全椒县令（时人称“尹”），为抵御倭寇侵扰，率
众筑城，此乃全椒最早的县城。城垣规划依襄
河走势而建，设有三门：西门曰“永济”、东门曰

“德威”、南门曰“德明”，北面还建有“瑞贤”
楼。史料记载，筑城期间涉及大量拆迁工作，
举人王作霖，生员黄炌、盛会、杨崇，以及义民
随朝等人，皆自愿率先拆房让地。城郭建成
后，为褒奖他们的义举，官府特许其在城内居
住，这些人也成为全椒最早的回迁安置户。

自颛顼建立椒国以来，全椒境内曾有丰乐
城、阜陵城、涂塘城、南谯城、北谯城、梁王城、
襄城等古城。这些古城的设立各有缘由，有的
因行政所置，有的因册封而立，有的为管理之

便，有的是战争防御所需……千年时光流转，
这些古城或化作古迹留存，或成为历史遗存，
更多的则已消失在岁月长河之中。然而，古城
所积淀的深厚历史与孕育的灿烂文化，却始终
滋养着全椒城的发展与传承，成为大美全椒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云“楚为城则方山”，而明代顾县令依
襄河之势修筑全椒城，堪称“尹为城则方河”。
如今的全椒县城，城市发展与道路建设紧密相
连，道路延伸至何处，城区便扩展至何方，可谓

“今为城则方道”。今日的全椒，地理位置优
越，从枕江襟怀、通江达海，到实现一小时内可
达两座国际机场；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高铁、高
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路路畅
通。人口规模也发生巨大变化，建县之初不足
万户，如今仅县城人口就已超过十二万。昔日
的护城河——襄河，素有“后有腰带水”之称，
如今以“三曲九折”之姿穿城而过，河两岸精心
打造的“十里景观带”，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绝

佳场所；历史上“前有笔峰山”的南屏山，如今
已华丽转身为城内公园，宛如全椒县城的“绿
肺”，为城市注入生机与活力。

从古邑小城到现代宜居之县城，全椒城在
岁月流转中蜕变。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此
交织，先辈的奉献精神化作发展动力，这座千
年古城正以包容之姿拥抱未来，在江淮大地上
续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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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椒县历史底蕴深厚，自西汉高祖四年设县至今，岁月已悄然流转两千余载。据史料考证，全椒之名源于古
椒国，相传远古时期，黄帝之孙颛顼在覆釜山建立椒国，这片土地的文明故事就此拉开帷幕。

“全椒”二字，寓意着极致的美好与丰饶。这里的“全”，是包罗万象的富足；这里的“椒”，是源远流长的雅韵。
大美全椒，美在钟灵毓秀的山水画卷，美在薪火相传的人文底蕴，美在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美在2228年岁月长
河中的传承革新，更美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徐徐展开的崭新图景。

在千年古镇凤阳县临淮关镇东段的淮河岸边，矗立着一道长约600米、古老而坚固、雄伟而壮观的
“水上长城”——临淮关淮河石堤。这道石堤不仅是淮河沿岸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更是明代防洪智慧的珍
贵见证。6月，安徽省文物局公布安徽省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十大新发现，凤阳县临淮关淮河石堤上榜。

大美
全椒

临淮关，北依淮河，号称淮南之险；处淮河
中游，为“建业之肩背，中原之腰臂”；地势平
坦，土地肥沃。淮河像一条白玉带缠绕着古镇
迤逦东去，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临淮关上至华
东重镇蚌埠市，下可通江达海，是沿淮水陆交
通枢纽。

现在的临淮关虽然只是个乡镇建制，但古
代名气可不小。

临淮关发生过濠上观鱼、濠梁之辩、卑梁
之衅、蓝采和升天等历史故事。当代作家王安
忆曾下放到临淮关对面的五河县，正是淮河岸
边的生活和临淮关的繁华景象触动了她创作
小说《临淮关》的思绪，将临淮关2000多年的楚
汉文化、风俗伦理、饮食和方言给予充分描述。

临淮关临水而建，因地处南北咽喉、淮河
锁钥而成为中国著名的古代水关，始称临淮
关，是皖、豫淮上的交通要冲，历史上一直是兵
家竞相争夺的宝地，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关。

时光流转到了春秋时期，现今临淮关镇东

1000米曾建立钟离国，钟离城遗址至今尚存。
到了推行郡县制的秦朝，这里设置钟离县，成为
钟离县的治所，那时的临淮关已成为盐官道。
基于钟离国的这种形势，史上为兵家必争之
地。南北对峙时期，北方军队要想南下江淮，钟
离首当其冲，必为势在所得之地。后魏邢峦谓

“钟离天险，盖以控扼淮滨，防守要重也”可为一
明证。历史上，春秋时期这里还发生过“卑梁之
衅”；楚汉相争时，项羽路经此地后败走垓下；宋
金对峙时期更是双方拉锯战的主战场。

1328 年，一位未来的皇帝在古钟离国的
东乡诞生了，他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1352 年，郭子兴在此起义，二月占领濠州城
（今临淮关老街），三月朱元璋在濠州投奔郭子
兴。随后，朱元璋带领汤和、徐达等24名濠州
籍大将征战南北，直至建立大明王朝，成为一
代枭雄。

早在洪武中期，曾在处于关津要道凤阳、
临淮二县境的淮河上，分设长淮关和广济关

（临淮关前身）。明代成化元年（1465 年），以
临淮县名冠之，得名临淮关，官署在凤阳府城
隍庙东，直属朝廷户部，具体事务则由凤阳府
通管理，负责征收过往商船的“蘑蓬、竹木、排
炭及鱼、茶、酒、醋杂项诸税”。

清沿袭明制设凤阳钞关。顺治八年（1651
年），凤阳关归凤阳仓差监管。康熙三十三年，归
属安徽粮道。康熙三十四年，凤阳仓移驻正阳
镇，与正阳关、临淮关合并为凤阳关。同年，凤阳
关由清政府从中央直接委派官员管理。有清一
代，这里始终是重要的水路关口。随着1911年津
浦铁路建成通车，临淮关再次成为远近闻名的商
品集散基地，经济逐步走向新的繁荣。

1949 年设立临淮市，1950 年撤销，将临
东、临西并为临淮镇，隶属凤阳县，临北镇隶属
五河县。

在淮河这条流动的文明线上，临淮关是弯
而不屈的淮水孕育的一颗硕大珍珠，闪烁着

“安徽四大古镇”之一的熠熠光辉。

临淮县城的起源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最
初分为东西两城，然而因濠水从西城间穿过导
致的频繁水患，南宋时期两城最终合二为一。
1367年，朱元璋将濠州更名为临濠府，并进行
了濠州城的重建。临淮关古城，是椭圆形的，
有六个城门，有大东关、小东关等，东西南北互
不对称。

1754年，临淮县被并入凤阳县，临淮由此
成为凤阳县的重要城镇，被人们称为旧城。由
于濠水和淮水的环绕冲击，该城屡次修建却又
屡次被水毁。咸丰年间，战火纷飞，临淮城再
次遭受重创，城根砖石几乎被全部挖掘，淮河
石堤坚固如初。1865年，作为官盐道，在此设
关收税，临淮关应运而生。1862-1864 年，临
淮仅存的南门、西门和鼓楼台基也难逃厄运。
不久后南门被拆除。鼓楼和西门也自1958年
起陆续被拆。如今，只剩下淮河石堤与这座古
城相关的县署街、小城头、城里、大东关、小东
关、南关、西关等历史地名，依然承载着丰富的
历史记忆，见证着这里的沧桑变迁。

“看临淮关淮河石堤，最好是乘坐小渔船
在淮河中从外围观看其全貌。”陪同我的临淮
关镇党委副书记武家曼介绍道。坐在船上，我
首次看到了淮河南岸长达 600 米、高达 4 至 9
米雄伟的“水上长城”，立即将我带回很多年
前，在过去的古老的温情四溢的情怀里缱绻。

《临淮县志》记载，明代时期，自临淮城外
东北角至濠梁驿一带的民居紧靠淮河，实有水
患之忧。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临淮知县
陈民性会同凤阳卫掌印指挥赵允昌，申请院道
钱粮创修石堤，以捍淮水，后因其升任而未成
此事。

两年后，精通天文地理的萧如蕙继任临淮
知县，他通过观察天象和地形，预测到淮河即
将发生大洪水。为了保护临淮关的人民，他毅
然决定继前人之志，采石修筑淮河石堤。在修
建过程中，他亲自指导工匠们选石、砌石，在滨
淮一带修筑了长达310余丈（约合992米）的石
堤，亘如长虹。

每当洪水来临时，石堤总能奇迹般地抵挡

住淮河和濠河洪水的环绕洄旋冲击，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保护着岸上人家及整个临淮关的安
全，不仅是淮河沿岸的重要历史遗迹，更是明
代水利工程技术的杰出代表。

石堤的修筑采用了坚固的条石，经过精心
的砌筑和加固，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洪屏
障。临淮关淮河石堤自建造以来，其上民居渐
密，石堤之上的民居高低错落，部分民居在石堤
修筑了由淮河水面至石堤顶部的步梯，如此自
淮河下船，可由步梯直接返家。淮河石堤与临
淮关数百年的共存，使得石堤与民居、淮河融为
一体，形成了独特的人与自然相融的淮水之景。

至康熙年间，临淮关石堤多有损坏，主体
尚存，此后数百年间，周围居民对石堤屡有修
缮。临淮关淮河石堤是古代沿淮地区人民抗
击淮河洪水，又与淮河共生的重要实物见证。
目前，该石堤尚存600米左右，是目前淮河上
仅存不多的古代防洪设施。它的存在，不仅有
效地抵御了洪水的侵袭，还保护了沿岸农田和
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与淮河石堤隔河相望的是五河县临北淮河
古渡口遗址，2019年至2022年，考古人员考古发
掘发现，那是蜈蚣桥的北岸码头、驳岸，为史料
中记载的临淮地区作为“横跨淮河的南北津梁、
雄踞淮水的重要关口”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

临北渡口是明代南京至北京古驿道上的必
经之地，无数官员、百姓在此渡淮，对岸即有濠梁
驿、临淮关。明代文学家程敏政、邓云霄、归有光
等都曾在此留下过不朽诗篇。清代，临淮关依旧
是淮河上的重要关隘，渡口旁也曾修建浮桥。

经凤阳县文物部门早年调查，临淮城的北
城门“临淮门”即位于此次发现石堤的渡口对岸
附近，临淮门北侧原设有临淮关及渡口。本次
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临北渡口与记载中的“淮

河南岸渡”位置高度吻合。
当地流传的“吴淞口”之名，也与《明太祖实

录》中记载的洪武六年修建的临淮浮桥（又称
“蜈蚣桥”）遥相呼应，这条浮桥曾是明清时期南
北交通的重要津梁，商旅不绝，漕运繁忙，形成
了“浮桥烟锁”的凤阳八景之一。考古发掘为这
些历史记载和传说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学支撑。

尤为珍贵的是，五河淮河码头是迄今为止
千里淮河上唯一经过科学发掘且保存完好的码
头遗存，其形制与工艺以及临淮关淮河石堤为
研究古代水利、水运工程技术史提供了不可多
得的实物标本。同时，出土的大量文物，也为明
清建筑史、淮河流域农业与商业经济发展史以
及明清瓷器研究等领域增添了宝贵的新材料。

临水而建的临水而建的““水上长城水上长城””
——探访千年古镇临淮关淮河石堤及古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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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锁钥而成，千里淮河第一关

淮河石堤，人与自然相融的淮水之景

五河古渡口，与淮河石堤隔河相望

临淮关古街，历史巷道深处的回响

印象滁州印象滁州□本版责编：郑安杰 □美编：魏 星 □校对：朱庆林
□电子信箱：czrbxjzk@126.com


